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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图画书中的母女关系与多维度阐释

———以约翰·伯宁罕的 “莎莉系列”为例

吴丹妮

（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摘要：在 《莎莉，离水远一点》《莎莉，洗好澡了没？》中，莎莉作为一个女孩，现实中必须服从于成人

的权威，习得社会所期待的女性行为规范。但在她的幻想世界中，莎莉机智、勇敢、充满冒险精神。莎

莉的母亲是压迫者，致力于培养女儿符合社会所期待的女性角色；同时她也是被压迫者，挣扎于满足母

亲的角色却又力不从心。约翰·伯宁罕的 “莎莉系列”图画书以开放式的文字与图像叙事将人物关系复

杂化，虚幻与现实相互交融，含混的图文关系给读者提供了无限丰富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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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图画书在我国学术研
究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被并入儿童文学研究的

一部分。作为包含文字与视觉两种符号的文本，图

画书极大地拓展了儿童文学研究的范围。佩里·诺

德曼的 《说说图画》是该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开创性研究。在该书中，诺德曼详细讨论了图画书

中图画的颜色、形状、布局等如何影响或定义文本

的意义表达，从而影响故事的整体叙事。在图画书

里，图像的每一个构图，从封面，颜色，线条等等

都是图像叙事的一部分。诺德曼之后，关于图画书

的研究渐趋普遍。玛丽亚·尼古拉耶娃和卡洛尔·

斯科特的 《绘本的力量》是图画书研究的另一典

范之作。该书深入分析了文字和图片是如何通过相

互作用来构建故事的叙事。具体来说，它探讨了场

景、人物塑造、叙事视角、时间和动作推移等如何

通过图文的相互配合来表达故事的意义。至此，图

画书研究似乎呈现出一种方兴未艾的状态，成为儿

童文学研究密切关注的一个分支。



约翰·伯宁罕是英国著名的作家和插画家，一

生共创作了六十多本图画书，其作品揽获众多国际

大奖。例如，被儿童文学最高国际奖项安徒生文学

奖和在世界儿童图画书领域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英

国凯特·格林纳威奖两次提名；２０１８年与同是插
画家的妻子共同获得英国图书信托基金会 （Ｂｏｏｋ
Ｔｒｕｓｔ）的终身成就奖。２０１４年的安徒生奖评委会
称其作品 “充满生命、诗意和个性”。他的许多图

画书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语言。伯宁罕的

作品设计新奇，想象力丰富，其微妙的图文关系、

无固定的文本意义呈现了典型的后现代特征。在图

画书 《莎莉，离水远一点》和 《莎莉，洗好澡了

没？》中，文字与图画采用双重叙事手法聚焦了莎

莉与母亲之间的复杂关系，为读者留下了开放式的

解读空间。图画书是讲故事的，因此也属于虚构文

学的范畴，［１］４２因此本文将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

探讨约翰·伯宁罕的 “莎莉系列”图画书如何通

过文字和图像两种叙事模式的交互作用来表现多维

度的母女关系。

一、被压制的女儿

图画书 《莎莉，离水远一点》讲述的是爸爸

妈妈带着莎莉和小狗来到沙滩游玩的故事。左边页

面是现实中的场景，图画描绘的是爸爸妈妈坐在沙

滩边的椅子上，妈妈在织毛衣，爸爸在看报纸。文

字是来自母亲对女儿的告诫：“要小心你漂亮的新

鞋，不要踩到脏东西”［２］６ “扔石头要看清楚地方，

不要打到人”［２］１２等等。而右边页面是无字的图画，

展示的则是莎莉幻想中的冒险：她和小狗与海盗英

勇搏斗，成功获取了藏宝图，找到了百宝箱。最后

一张图片展示的则是爸爸妈妈和莎莉一起回家的画

面。在这个故事里，父亲与母亲遵守传统的性别规

范：父亲没有说一句话，叼着烟斗埋头看报纸，烟

斗与报纸符合传统的男性行为特征，同时报纸象征

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父亲虽然与家人在一起，但

他关注的是仍然是家庭外的世界；而母亲则相反，

文字部分是她对莎莉的唠叨，而图片描绘的是她在

织毛线、给丈夫递水等传统的女性行为。即使到了

户外，莎莉母亲关注的依旧是家庭，承担着照顾女

儿和丈夫的责任，操心着女儿的日常生活。可见性

别行为规范已经内化在莎莉母亲的意识里，成为其

不自觉的行为举止。图画书通过视觉和文字的叙事，

刻画了一个被禁锢在家庭之内的传统的母亲形象。

母亲强烈的性别意识显然决定或影响了她对

女儿莎莉的养育方式。事实上，特里·阿伦黛

（ＴｅｒｒｙＡｒｅｎｄｅｌｌ）就指出，从历史来看，母亲的行
为既不具有普遍性，也不是由生物学决定的，而是

由社会意识形态主导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

的表现。［３］约瑟夫·Ｌ·佐纳多 （ＪｏｓｅｐｈＬ．Ｚｏｒｎａ
ｄｏ）更进一步指出主导文化通过孩子来复制权力
与压迫的关系。它 “塑造并导致了孩子意识的

‘分裂’……这个孩子同时出生在一个意识形态的

世界，从她的第一个时刻起直至她的余生”。［４］可

以说，养育孩子的方式是特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作

用的结果。在漫长的历史中，女性一直被限制在家

庭空间内，当成为母亲后，她们又成为社会意识形

态的传递者，将女性行为规范传递给下一代。

作为一个孩子，尤其是作为一个女孩，莎莉面

临着双重困境。首先，儿童天生弱小，必须服从于

成人的权威。其次，因为是女孩，她就必须习得社

会所期待的女性行为规范，比如母亲所要求的干

净、整洁、小心等等。从始至终，在母亲面前，莎

莉是完全沉默的。声音在文学里一直是主体性的象

征。作为一个儿童，她被 “剥夺”了所有的话语

权，无法拥有自身的主体性。从表面上来看，她被

母亲的成人权威所压制。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

看，她被母亲背后根深蒂固的性别规范意识形态所

压制。正如玛丽·温 （ＭａｒｉｅＷｉｎｎ）指出的女性在
家庭中的纽带作用：“相对于男人，女人是软弱的，

但她们对后代的控制力”会让孩子成为 “焦虑的

照料者和保护性养育的对象”。［５］孩子因此成了被

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的母亲所关注的焦点。莎莉的

母亲正是如此，在丈夫面前，她是软弱的，只有在

女儿身上才能展示自己的价值和威严。她时刻试图

纠正女孩的日常行为举止，使她更加符合社会礼仪

和道德。约束自己和女儿的社会文化成为母亲焦虑

的来源，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母女关系的破裂。

《莎莉，洗好澡了没？》采取了类似的叙事模

式，但母亲与女儿的关系更加的对立。母亲同样被

置于左边页面，文字依旧是母亲对莎莉的提醒和教

诲， “你该不会又把肥皂留在浴缸里了吧？”［６］１

“这件衣服早上还是干净的，你看现在这么脏”［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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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希望你自己学会叠衣服。”［６］１３图片描绘的是

她在体重秤前称重、在镜子前打扮、打扫浴室、整

理衣物等传统的女性行为。莎莉同样被置于右边的

页面，没有文字，图片展示的是她骑马、划船，与

国王和王后打水仗等激动人心的冒险。母亲的控制

和操纵可能是莎莉逃进幻想世界的原因。在两本图

画书中，母亲被安置于跨页的左边，而女儿被安置

于右边，两人在肢体或者语言上没有任何的交流。

空间上的距离暗示着心灵上的隔阂，象征母亲与女

儿之间的情感疏离。

与压抑单一的母亲形象不同，女儿莎莉机智、

勇敢、充满冒险精神。罗伯塔·塞林格·特瑞兹在

论证什么是女性主义儿童小说时指出：“女性主义

儿童小说就是其主人公 （不论性别如何）被赋予

了权力的小说。这里的关键概念是 ‘不论’：在女

性主义儿童小说中，孩子的性别并不构成其发展的

永久障碍。尽管他 （她）有可能会遇到与其性别相

关的冲突，但他 （她）最终会战胜这些冲突。”［７］４－５

莎莉骑马、划船，与海盗搏斗、与国王和王后打水

仗等行为超越了传统女性角色的限制，彰显了莎莉

的主体性。如果把莎莉的幻想之旅抽离出来，它可

以被认为是一个女性主义故事。作为一个还没有完

全被社会规所驯服的女孩，独立勇敢的莎莉颠覆了

传统意义上的性别角色。

在图画书中，意义是由文字和图画共同产生

的。莎莉的冒险故事虽然没有文字说明，但丰富的

图像叙事充分表现了莎莉的人物个性。诺德曼对颜

色、方框、尺寸等版面设计的论述具有普遍意义，

有助于理解莎莉的系列图书。首先，不同的颜色会

唤起读者不同的情绪反应。莎莉的画面颜色变化丰

富，以红黄橙绿等明亮色彩为主调，带来了欢乐活

泼的气氛，当莎莉骑在士兵的马上在森林中驰骋

时，背景又加入了黑色，制造了紧张的冒险气氛。

此外，莎莉的图画中背景饱满，没有留下空白的空

间，人物呈现动态的画面，立体地展现了一个充满

活力的莎莉形象。如同诺德曼的论述，边框在图画

书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１］８８－９０与莎莉冒险有关

的图片没有使用边框，从字面和比喻意义上，突破

方框象征着莎莉走出了家庭与性别的限制。这一系

列充满力量的运动是她对个人与世界关系的积极探

索，是她在建构潜在的自我主体性。海盗或者国王

都是具有权力的人物，莎莉在母亲那里受到的挫折

在幻想中得到了弥补。

值得注意的是，莎莉的故事都是以莎莉回到了

家庭空间结束。在 《莎莉，洗好澡了没？》中，故

事最后一页与第一页的画面几乎相同，莎莉在一番

冒险之后重新回到了浴室。因此，莎莉的冒险可以

理解为一个幻想的梦。照片中的母亲双手叉腰，俯

视着莎莉，这是一个充满敌意和权威的姿势。母亲

似乎在质问莎莉，为什么她又没有听话，花那么多

时间洗澡。在整个故事中，莎莉只是在精神层面上

的活跃，实际生活中她并没有自由。莎莉的沉默不

是她自愿遵从社会的期待角色，而是处于儿童的弱

势地位迫使她永远保持沉默。她的 “失语”是由母

亲所代表的社会规范强加给她的。这种个人自由和

社会习俗之间的冲突与安妮斯·普拉特 （Ａｎｎｉｓ
Ｐｒａｔｔ）所观察到的类似，“在文学中，男孩成长，而
女孩萎缩”［８］。在整个故事中，虽然莎莉是活跃勇

敢的，但在与母亲的对峙中，她都不得不回到家庭

的空间。尼古拉耶娃和斯科特提到，图画书中最重

要的张力在于图片和文字之间的差异。图片可以提

供一个讽刺的对位的文字，显示不同于文字的内

容。［９］１１９图片中母亲的絮絮叨叨和莎莉精彩的幻想世

界形成了深层的讽刺，展示了母亲和女孩之间的情

感鸿沟。

玛丽亚·尼古拉耶娃曾以莫里斯·桑达克的

《野兽出没的地方》为例，展示了图画书是如何将

“成人规范” （ａｅｔｏ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内置于文本与图画
当中。麦克斯被赋予了与野兽对抗的力量，然后他

使用了她母亲对他使用过的同样的惩罚机制。尼古

拉耶娃因此将这个故事概括为：“被压迫者成为压

迫者”［１０］。莎莉的故事很好地符合了这种分析范

式：一个无权无势、受压迫的小孩突然之间被赋予

了足以颠覆成年人权威的巨大力量。她要么轻易地

征服了国王和王后，要么轻易地找到一条船，与海

盗战斗，赢得胜利，找到了宝藏箱。在她的幻想

中，她求助于母亲对她使用过的同样的权力机制，

故事的最后，她又回到了没有权力的状态，服从母

亲的权威。运用尼古拉耶娃的概念，莎莉的赋权证

明了 “成人规范”的胜利。事实上，女孩莎莉不

管是如何勇敢，最后都必须回到家庭的空间。从这

一角度来看，莎莉的勇敢和精彩只是反证了社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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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的不可抗拒性。

二、儿童文学里被 “遗忘”的母亲

女性主义运动重塑了文学批评整个话语体系。

被边缘化的女性成为文学研究关注的焦点。然而到

了儿童文学中，羸弱纯真的孩子又成了文学批评关

注的中心，而母亲则被简单刻画成养育者的角色，

成为烘托孩子成长的背景人物。在女性主义研究影

响空前的前提下，母亲在儿童文学研究中似乎没有

得到足够的重视。丽莎·罗尔·福斯蒂娜 （Ｌｉｓａ
ＲｏｗｅＦｒａｕｓｔｉｎｏ）和凯伦·库特 （ＫａｒｅｎＣｏａｔｓ）就
指出女权主义研究在儿童文学中的矛盾之处：在儿

童文学中，母亲常常被刻画成一个完美的形象，而

自身被置于背景当中，因为可以理解的是读者焦点

会转移到孩子性格的发展上。［１１］罗伯塔·塞林格·

特瑞兹指出了母女关系比其他的女性关系存在着更

大的问题，“这可能是因为 （无论对或是错）母亲

在我们的文化中一直是女性成年和童年的代

表。”［７］１０２她认为叛逆的女儿小说中最薄弱的一点

是，她们把母亲描写成 “一群邪恶的人，为了被

误解的女儿得到充分发展，必须要摆脱她们令人窒

息的存在。”［７］１０３传统的儿童文学批评往往站在儿童

的立场上解读母女关系，忽略了母亲自身的主体

性。母亲，作为一个个体，她们自我的价值常常被

消融在母亲的价值当中。特瑞兹等文学评论者关注

到了儿童文学中那个被遗忘，被无情丑化和嘲讽的

母亲形象。这些讨论为儿童文学文本中的母亲提供

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更深层次的理解。

莎莉的母亲是被边缘化的。在文学作品中，名

字是身份与主体性的象征。约翰·史蒂芬斯曾指出：

“没有名称就没有任何身份或存在的事实。”［１２］１０３在

故事中，女儿的名字 “莎莉”贯穿全文，她是书的

标题，是母亲呼唤的对象，而在两本书中，母亲却

连名字都没有。这种对比凸显了母亲微弱的存在感。

另外，虽然声音在女性主义文学中常常象征着主体

性，但在莎莉的故事中，虽然只有母亲发声，但她

的话语是没有权力的，是对母亲权威的反面嘲讽。

在 《莎莉，洗好澡了没？》中，当左页面上的母亲

责问莎莉：“你该不会又把肥皂留在浴缸里了

吧？”［６］１右边的图片显示的恰恰相反：莎莉已经开始

了她激动人心的旅程，而肥皂、梳子和积木依旧放

在浴缸里。母亲屈服于父亲的权威，尽力想在女儿

面前挽回仅有的尊严。但莎莉对母亲的命令式的话

语始终不予理会，最终图片显示杂乱的浴室也只有

母亲一个人在收拾。这种母亲的挫折感贯穿全书。

儿童文学常常将母亲塑造成完美的形象。她们

强大到几乎无所不能，为了孩子的成长她们无私付

出并乐在其中。而伯宁罕笔下的母亲则颠覆了这种

刻板形象。在这两本图画书中，她无疑是顺从而软

弱的，但同时图像告诉读者她并没有享受母亲这一

角色。画面中的母亲总是一副沉闷且毫无生气的表

情，当她一边忙于家务时，一边总是在喋喋不休地

抱怨。与莎莉鲜艳的色彩相对照，跟母亲有关的页

面以蓝色为主色调，蓝色在文化传统上象征着忧

郁，单一的色调制造了一种沉闷的气氛，与母亲压

抑的生活相呼应。围绕母亲人物周围的是大量的空

白，仿佛母亲被孤立于背景之中。这种空白被尼古

拉耶娃和斯科特称之为 “消极空间”［９］６３，它更加

突出母亲家庭生活的孤独和压抑。人物呈现静态的

画面，四周有黑色的线条方框，象征家庭空间的封

闭。伯宁罕利用颜色和布局的对比，衬托了人物不

同的性格特征。文字与图画一起勾勒出一位被边缘

化的家庭妇女形象。

莎莉的快乐与母亲单调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

艾德丽安·克策尔 （ＡｄｒｉｅｎｎｅＫｅｒｔｚｅｒ）指出，儿童
文学要求聚焦 “孩子的视角”造成的后果就是儿

童文学中的母亲总是处于被 “消声”的状态。儿

童的成长是儿童文学的主题，因此孩子们对母亲的

声音缺乏兴趣被置于理所当然的文本意识形态当

中。［１３］因此，如果读者认同儿童主人公，把儿童的

发展放在第一位，这在儿童文学研究中是常见的情

况，那么读者就很容易责备阻碍女儿自由发展的母

亲。但如果读者站在母亲的立场来看，这时候女儿

的行为就不可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她要么没有

意识到母亲的焦虑和困境，要么并不关心母亲的感

受。事实上，图画书常常是由妈妈讲给孩子们听

的，这些成人读者可能更倾向于站在母亲的立场，

这时候她们会看到一个不幸的、被忽略和边缘化的

莎莉母亲形象。作者伯宁罕隐去了叙述者的声音，

采用更加客观的图片和人物对白的叙事方式，任由

读者自己去解码其中的意义。

回到尼古拉耶娃的 “成人规范”上来，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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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的问题在于尼古拉耶娃的分析是基于孩子的观

点，在 《野兽出没的地方》中也是成人叙述者的

观点。正如玛杰里·胡里安 （ＭａｒｇｅｒｙＨｏｕｒｉｈａｎ）
在分析儿童文学中的主人公视角时指出，麦克斯是

故事的中心，读者被邀请分享他的价值观和观点，

因此读者们不会反对马克斯的无礼行为，而是去感

受他的疯狂带来的快乐。［１４］ “莎莉系列”的作品

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女孩莎莉是

故事的中心。因此，读者不被邀请分享她的价值观

和行为。事实上，读者可以有很好的理由不同意她

的观点。如果说来自野兽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证明

了麦克斯行使权力的正当性，那么在莎莉的故事

中，并没有背景知识表明莎莉受到了对手的威胁。

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将她定义为正派的角色，而国

王、皇后或海盗则被视为 “邪恶的”的角色。她

的权力行使似乎很武断，仅仅是她作为主角的角色

让她取得了胜利，而不是她的行为使她置于英雄主

义之中。由于没有叙述者的视角，也没有提供人物

的焦点，伯宁罕的故事在道德立场上存在模糊性，

给读者留下了解读的空间。

三、读者的主体性和另一种解读

莎莉和母亲都沉溺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之中。读

者对角色的自我认同会影响其对故事的解读。阅读不

是对文本的被动感知，而是对意义建构的主动参与。

在后现代图画书中，开放式的叙事结构更是打破了文

本的单一解读方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约翰·伯宁

罕声称在创作时他从来没有考虑过隐含的读者。［１５］这

与莎莉文本的叙事模糊性特征是相符的。

在 “莎莉系列”图画书中，文字和图片协同

合作鼓励读者进行多维度的解读。在 《莎莉，洗

好澡了没？》一书的封面上，莎莉正骑着马开心地

微笑着。与此同时，她正盯着图片中的读者，似乎

正邀请他们认同她，分享她的故事。然而，在第一

页，母亲和孩子占据了图片的中心。因此，故事叙

事将读者的注意力从女儿莎莉转移到母女关系上。

但是读者会更倾向于认同母亲的形象，因为文字明

显是来自母亲的独白。读者翻页后，再次看到了左

页上的母亲形象，语言和视觉文本都以母亲形象为

中心。通过分享母亲的独白，故事叙事吸引读者融

入她的情感。因此，作为观众，他们背叛了先前对

孩子认同，现在站在了母亲的一边。在这本书的其

余部分中，视角在母亲和孩子之间不断地转换。值

得一提的是，封底也是图画书叙事重要的一部分。

在这个故事里，封底与封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封

面上是欢乐的莎莉，而封底描绘的则是莎莉的母亲

弯着腰，她伸出左手用一块布擦地板上的水。娇小

的身材和笨拙的姿势刻画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女性形

象，尖锐地突出了人物的辛酸。封底似乎是在暗示

读者将书重读一遍，从莎莉母亲的角度重新去阅读

这个故事。封面与封底的反差制造了一种叙述张

力，使得图画书的意义变得无比复杂。

可以说， “莎莉系列”图画书没有中心人物。

佩里·诺德曼认为：“聚焦儿童角色”是标记儿童

文学的重要特征。［１６］约翰·史蒂芬斯也认为 “认同

聚焦者是文本将读者社会化的主要方式，因为此刻

读者抹去自己的自我，内化聚焦者的感知和态度，

并把它重组成为文本内部的主体。”［１２］７４然而，伯宁

罕的这两本图画书并没有聚焦莎莉这个孩子。首

先，文字只是母亲的独白，没有一个连贯的叙述者

来叙述故事的发生，这增加了故事的客观性。如果

读者只读文字，那么故事只聚焦了母亲这个角色，

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也无从得知。其次，从视觉上

看，母亲和孩子在书中占据了相等的空间，读者与

人物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观众与人物之间的距离有

助于确立读者在故事解读中的主观性。如果读者赞

赏孩子般的冒险，母亲就会被视为无聊和缺乏想象

力的象征，压制女儿的成长。但如果读者认识到母

亲的艰辛，他们可能会对以自我为中心的女儿表现

出不满。最后，如果读者是那些支持社会秩序和原

则的人，他们可能更赞同母亲的观点。缺乏人物的

聚焦意味着读者可以有自己不同的解释。

莎莉的故事描述的是家庭和冒险之间的冲突。

喜欢儿童冒险的读者会将 “家”视为束缚的象征，

孩子回归家庭生活被认为是对大人权威的顺从。这

些读者倾向于认同孩子的天真，对孩子表现出更多

的同情，也更容易去谴责束缚孩子成长的父母。但

是有女性主义意识的读者可能会对母亲有更多的同

情，母亲同样也是社会规范的受害者，让她承受所

有的指责并不公平。当然还有坚持成人知识和社会

化合法性的读者，冒险提供了不熟悉的体验带来的

刺激，但温暖的家确保了所有的冒险都在一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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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内进行。它会减少冒险的刺激，但同时也提

供了必要的保护和温暖。在 《莎莉，离水远一点》

中，最后的几张图片展示莎莉在海里冒险时，看报

纸的父亲完全睡着了，直到母亲叫醒他该回家了。

在危险的海边，如果没有莎莉母亲的悉心照看，后

果可能不堪设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母亲也可以被

看作是一位慈爱负责的母亲，她既保证孩子的快乐，

又维护孩子的安全。这种解读也合乎情理，虽然它

常常被湮没在激进的儿童文学评论的声音中。焦点

的缺乏和图文视角的模糊性允许读者对故事的有不

同解读。在 《莎莉，离水远一点》的最后一页，莎

莉和爸爸妈妈背向读者，走向回家的路。因为看不

到任何面部表情，读者很难理解莎莉的感受。没有

文字来阐述图画，所以读者必须给出自己的解读。

因此，莎莉的图画书没有给出明确的意义，读者站

在不同的主体位置上，她们所建构的意义也就不同。

四、结语

传统的儿童文学批评主要针对儿童文本进行，

在图画书受到评论界的关注之后，文本和图画两种

叙事符号的相互作用极大地丰富了传统的叙事批评

研究。而后现代图画书以其模糊的叙事焦点和道德

内涵试图解构传统的图画书叙事。在莎莉的系列图

画书中，图像与文字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叙事文本，

跨页的左右两边也分别呈现了相互独立的人物和事

件，其复杂开放的叙述模式鼓励读者进行多样化的

解读。家庭，作为伯宁罕最为常见的主题，是一种

复杂的、有多重解释空间的概念。母亲是压迫者，

致力于培养女儿符合社会所期待的女性角色；母亲

也是被压迫者，自身挣扎于满足母亲的角色却又力

不从心；最后，母亲是为孩子的成长提供必要保护

和指导的照料者。后现代图画书颠覆了传统的以文

字为主，图片解释说明的简单叙事模式，开放式的

文字与图像叙事将人物关系复杂化，读者所站的立

场决定他以何种方式去建构文字与图片所表达的意

义。在莎莉的故事中，虚幻与现实相互交融，含混

的图文关系给读者提供了无限丰富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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